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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祖
藍
是
模
仿
能
手
，
扮
誰
似
誰
，
必
能

逗
得
觀
眾
發
笑
，
湖
南
衛
視
因
而
邀
請
他
任

︽
百
變
大
咖
秀
︾
評
判
，
成
為
星
期
四
最
高
收

視
節
目
，
與
︽
快
樂
大
本
營
︾、
︽
天
天
向
上
︾

成
為
皇
牌
節
目
。

祖
藍
回
想
第
一
次
參
與
演
出
的
情
景
：
﹁
當
時

未
準
確
拿
捏
內
地
觀
眾
的
喜
好
，
於
是
選
擇
大
家

最
熟
悉
的
陳
奕
迅
和
張
學
友
，
現
場
觀
眾
反
應
非

常
好
，
電
視
台
方
面
即
時
定
下
逢
星
期
四
我
做
評

判
及
表
演
嘉
賓
的
協
議
。
﹂
每
星
期
要
到
湖
南
衛

視
去
，
另
一
方
面
香
港
又
要
做
︽
福
祿
壽
︾
節

目
，
相
當
忙
碌
，
除
體
力
勞
動
外
，
還
要
不
斷
變

新
點
子
，
腦
筋
也
相
當
疲
累
，
祖
藍
則
越
忙
越
起

勁
。﹁︽

百
變
大
咖
秀
︾
受
歡
迎
，
吸
引
到
其
他
電
視

台
來
跟
我
斟
洽
開
新
節
目
，
其
他
演
出
工
作
亦
陸

續
有
來
。
﹂
眾
所
周
知
，
拍
內
地
劇
片
酬
甚
高
，

偏
偏
祖
藍
推
了
不
少
劇
，
他
非
嫌
錢
腥
，
而
是

﹁
我
想
拍
，
但
暫
時
未
發
現
一
個
適
合
我
的
角
色
，

如
果
有
我
一
定
拍
。
﹂

﹁
如
果
拍
內
地
劇
便
一
定
要
離
開
香
港
起
碼
一

兩
個
月
，
你
捨
得
李
亞
男
嗎
？
﹂

祖
藍
坦
白
：
﹁
是
會
不
捨
，
但
為
工
作
也
沒
辦

法
，
到
時
才
算
吧
。
﹂

最
近
祖
藍
才
完
成
他
首
個
編
寫
的
劇
集
︽
老

表
，
你
好

︾，
由
張
繼
聰
、
王
苑
之
擔
演
，
﹁
我

唸
演
藝
學
院
時
，
專
注
寫
劇
本
的
，
剛
巧
無

肯

給
我
機
會
。
﹂

﹁
為
免
別
人
質
疑
我
自
編
自
演
會
加
重
自
己
戲

份
，
派
個
好
角
色
給
自
己
造
成
利
益
衝
突
，
我
落
筆
時
非
常

小
心
，
拍
出
來
的
效
果
令
人
十
分
滿
意
，
跟
張
繼
聰
、
王
苑

之
合
作
很
開
心
，
張
繼
聰
是
演
藝
出
身
，
演
技
入
木
三
分
，

王
苑
之
很
聰
明
，
第
一
天
尚
未
適
應
，
第
二
天
已
能
非
常
投

入
角
色
。
﹂

祖
藍
編
寫
的
處
女
劇
明
年
一
月
播
出
，
祖
藍
充
滿
期
待
，

﹁
一
月
是
個
好
檔
期
，
我
希
望
觀
眾
喜
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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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吳
小
彬

王祖藍成湖南衛視新貴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之
前
莫
言
的
長
篇
小
說
︽
檀
香
刑
︾，

獲
得
茅
盾
文
學
獎
，
當
時
我
感
到
欣

慰
，
也
感
到
有
點
驚
訝
。
因
為
這
部
小

說
是
饒
有
現
實
批
判
性
的
。

莫
言
去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以
︽
文
學
與
我
們
的
時
代
︾
為
題
的
公
開

演
講
，
曾
特
別
提
到
他
創
作
︽
檀
香
刑
︾
的
背

景
。莫

言
說
，
他
寫
這
部
小
說
是
因
為
他
認
識
到

一
位
退
休
獄
警
而
獲
得
靈
感
的
。
他
說
道
：

﹁
我
的
一
個
鄰
居
曾
經
在
遼
寧
當
過
獄
警
，
退

休
回
來
經
常
說
起
認
識
張
志
新
，
也
描
述
過
當

年
張
志
新
在
監
獄
裡
的
一
些
情
況
，
他
也
對
張

志
新
寧
死
不
屈
表
示
很
深
的
敬
意
。
我
就
想
，

這
個
人
明
明
知
道
張
志
新
是
烈
士
，
為
什
麼
不

對
自
己
當
年
當
獄
警
進
行
反
思
呢
？
為
什
麼
不

懺
悔
呢
？
而
且
從
他
的
隻
言
片
語
中
，
隱
隱
約

約
感
覺
到
他
也
參
與
過
虐
待
和
處
罰
張
志
新
。

我
想
這
樣
一
個
人
該
不
該
懺
悔
？
但
他
毫
無
懺

悔
之
意
！
﹂

這
種
人
所
以
不
自
我
反
思
，
是
因
為
他
們
為

惡
行
找
到
藉
口
，
正
如
這
個
獄
警
的
解
釋
：

﹁
這
跟
我
是
沒
有
關
係
的
，
我
是
一
個
獄
警
，

在
崗
位
上
，
要
執
行
上
級
領
導
的
命
令
，
他
們
要
我
們
打

她
就
打
她
，
他
們
要
我
們
把
她
的
喉
管
切
斷
，
就
把
她
的

喉
管
切
斷
，
因
為
她
是
反
革
命
，
而
我
們
是
獄
警
，
我
們

是
代
表
國
家
。
所
以
我
們
個
人
沒
有
任
何
責
任
，
有
責
任

應
該
讓
社
會
、
讓
國
家
、
讓
歷
史
承
擔
去
。
﹂

作
為
思
想
者
的
莫
言
，
在
聽
罷
這
一
番
話
也
感
到
困

惑
。
因
此
，
他
對
自
己
作
一
連
串
的
反
問
：
﹁⋯

⋯

這
個

人
到
底
是
有
罪
還
是
沒
有
罪
？
他
到
底
是
該
懺
悔
還
是
不

需
要
懺
悔
？
他
是
否
可
以
就
這
樣
推
得
一
乾
二
淨
，
他
是

否
能
夠
主
動
地
替
歷
史
承
擔
責
任
？
他
是
不
是
可
以
認
識

到
在
這
樣
一
場
巨
大
的
罪
惡
當
中
，
他
這
個
參
與
者
也
是

有
罪
的
，
他
的
手
上
也
是
沾
滿
血
的
？
由
此
我
就
想
到
我

應
該
寫
一
部
小
說
，
而
恰
好
看
到
了
一
些
歷
史
資
料
，
就

開
始
構
思
︽
檀
香
刑
︾
這
部
作
品
。
﹂

我
個
人
在
閱
讀
︽
檀
香
刑
︾
的
時
候
，
對
我
們
老
祖
先

發
明
的
酷
刑
及
把
酷
刑
發
揮
到
了
極
致
，
觸
目
驚
心
，
幾

乎
看
不
下
去
。
最
近
曾
與
來
港
的
北
京
大
學
終
身
教
授
嚴

家
炎
先
生
談
起
此
事
，
他
認
同
莫
言
的
說
法
：
﹁
這
部
小

說
看
起
來
是
寫
歷
史
，
實
際
上
還
是
寫
現
實
，
從
現
實
生

活
中
受
啟
發
，
不
過
借
清
朝
的
舊
瓶
裝
了
時
代
的
新

酒
。
﹂

嚴
家
炎
是
茅
盾
文
學
獎
的
評
審
之
一
，
他
個
人
對
︽
檀

香
刑
︾，
是
非
常
欣
賞
和
肯
定
的
，
原
因
是
小
說
帶
有
強

烈
的
現
實
意
義
。
嚴
教
授
十
分
推
祟
莫
言
的
作
品
，
他
說

莫
言
的
作
品
具
有
普
世
的
價
值
觀
。
　
　
　
　
　
　
　
　
　

莫
言
曾
莊
容
地
說
：
﹁
我
想
，
時
至
二
十
一
世
紀
，
一

個
有
良
心
有
抱
負
的
作
家
，
不
會
再
去
為
某
個
階
級
或
是

政
黨
充
當
吹
鼓
手
，
他
應
該
站
得
更
高
一
些
，
看
得
更
遠

一
些
。
他
應
該
站
在
人
類
的
立
場
上
進
行
他
的
寫
作
，
他

應
該
為
人
類
的
前
途
焦
慮
或
是
擔
憂
，
他
苦
苦
思
索
的
應

該
是
人
類
的
命
運
，
他
應
該
把
自
己
的
創
作
提
升
到
哲
學

的
高
度
，
只
有
這
樣
的
寫
作
才
是
有
價
值
的
。
﹂

︵︽
莫
言
的
獲
獎
︾
之
四
︶

諾獎只是一個開端
彥　火

琴台
客聚

禮
失
求
諸
野
，
過
去
推
小
車
五
香
粉

鹵
水
滾
得
巴
巴
響
的
﹁
牛
雜
﹂
香
噴
美

味
誘
人
食
慾
，
但
如
今
街
頭
巷
尾
找
一

檔
真
正
好
味
充
腸
的
﹁
牛
雜
﹂
已
不
可

得
，
饞
嘴
如
在
下
之
超
級
為
食
貓
吃
遍

港
九
新
界
甚
至
吃
到
有
美
食
之
鎮
的
澳
門

去
，
也
吃
不

一
檔
好
牛
雜
了
。
近
年
北
角

新
光
戲
院
旁
小
店
大
大
招
牌
﹁
第
十
三
座
牛

雜
﹂
檔
口
前
常
站
滿
人
，
吃
之
已
無
昔
日
街

頭
牛
雜
﹁
測
測
測
﹂︵
小
販
拉
動
大
剪
刀
之
聲

音
︶
之
美
味
適
口
，
灣
仔
肥
姐
牛
雜
，
西
灣

河
太
安
樓
之
大
廈
牛
雜
也
難
稱
美
味
。

最
負
盛
名
的
是
澳
門
牛
雜
，
澳
門
最
旺
區

新
馬
路
和
盧
石
堂
街
口
交
界
之
一
檔
﹁
明
記

牛
雜
﹂，
不
少
港
客
追

吃
了
十
年
，
如
今
也
是
今
非
昔

比
。
最
滑
稽
是
十
月
初
五
街
路
尾
的
一
檔
爛
鬼
樓
六
記

牛
雜
，
半
個
香
港
文
字
界
專
欄
老
友
都
推
崇
萬
分
，
說

什
麼
香
港
特
首
也
專
程
去
吃
過
，
此
處
之
﹁
牛
雜
粥
﹂

是
真
正
新
鮮
牛
雜
下
粥
生
滾
而
出
，
原
味
爽
口
一
試
難

忘
云
云
。
但
阿
杜
專
程
去
過
兩
次
，
一
次
還
是
澳
門
漫

畫
家
阿
正
帶
路
，
阿
杜
一
吃
入
口
就
想
吐
，
完
全
不
是

牛
肚
、
牛
膀
生
滾
下
粥
，
而
是
一
般
街
邊
鹵
水
牛
雜
檔

之
牛
雜
剪
碎
了
放
入
白
粥
中
一
攪
就
奉
客
，
吃
之
真
索

然
無
味
。
澳
門
還
有
十
月
初
五
街
一
檔
名
檔
﹁
六
記
﹂

手
打
麵
，
一
再
傳
出
前
曾
特
首
是
他
忠
實
擁
躉
，
每
遊

澳
門
必
去
幫
襯
一
次
。
阿
杜
去
吃
過
兩
次
皆
粗
韌
粘

牙
，
由
此
下
了
決
心
再
不
受
傳
說
之
誘
永
不
回
頭
光

顧
。
吃
遍
澳
門
只
有
營
地
口
街
市
二
樓
熟
食
檔
一
個
老

頭
子
之
牛
雜
檔
年
年
保
持
水
準
，
但
此
公
甚
懶
不
常
常

開
檔
，
常
有
老
友
撲
上
去
﹁
摸
門
釘
﹂
尋
不

。

如
此
這
般
美
食
之
鎮
也
褪
了
色
，
無
論
港
澳
廣
州
想

吃
一
頓
真
正
快
意
美
食
已
不
容
易
，
吃
來
吃
去
只
有
一

檔
十
年
光
顧
都
保
持
水
準
以
上
的
便
是
中
上
環
歌
賦
街

九
記
牛
腩
粉
，
只
有
此
檔
是
未
令
人
失
望
過
，
原
來
城

中
富
豪
劉
鑾
鴻
都
是
九
記
擁
躉
，
阿
杜
得
知
為
之
榮
升

一
級
之
感
。

榮升一級
阿　杜

杜亦
有道

最
近
正
在
追
看
內
地
近
年
拍
攝

的
大
型
連
續
劇
︽
三
國
︾，
由
於

天
命
從
沒
有
讀
過
記
載
史
實
的

︽
三
國
志
︾
，
也
沒
有
看
完
小
說

︽
三
國
演
義
︾，
所
以
不
能
評
定
此

劇
是
否
忠
於
歷
史
或
原
著
，
不
過
單
從

戲
劇
而
論
，
它
確
是
劇
力
萬
鈞
，
人
物

亦
相
當
立
體
且
有
血
有
肉
，
令
人
不
禁

對
三
國
這
個
天
下
紛
亂
的
時
代
充
滿
興

趣
。在

眾
多
的
人
物
中
，
自
然
以
曹
操
和

劉
備
給
人
留
下
最
深
的
印
象
︵
我
相
信

諸
葛
亮
也
定
會
令
人
眼
前
一
亮
的
，
不

過
寫
這
篇
稿
時
，
這
位
人
物
還
未
出

場
！
︶
但
以
演
員
的
選
擇
而
言
，
我
則

對
出
場
不
多
的
獻
帝
劉
協
刮
目
相
看
。

也
不
知
道
是
這
位
演
員
刻
意
的
演
技
，

還
是
其
人
真
的
如
此
，
這
位
君
主
不
但
上
下
唇

厚
，
嘴
巴
還
經
常
半
合
半
開
，
所
以
就
算
不
說

話
，
又
或
不
借
任
劇
情
的
帶
動
，
他
已
自
自
然
然

地
給
人
一
種
懦
弱
的
感
覺
，
還
有
他
那
種
老
是
戰

戰
兢
兢
的
眼
神
，
更
把
這
個
自
小
任
人
擺
佈
的
沒

用
皇
帝
，
演
得
活
靈
活
現
。

他
這
種
嘴
唇
經
常
半
合
半
開
的
情
況
，
在
相
學

中
穩
為
﹁
唇
馳
﹂，
代
表
其
人
意
志
力
薄
弱
，
易
受

誘
惑
唆
擺
，
一
生
難
成
大
事
。
其
實
上
下
唇
厚
已

有
頭
腦
不
佳
，
不
懂
說
話
的
弊
病
，
若
再
配
上
唇

馳
，
更
幾
乎
能
肯
定
是
位
終
生
不
能
自
主
，
以
及

需
要
身
邊
人
擔
心
照
顧
之
人
，
如
此
的
相
格
，
可

謂
完
全
符
合
這
位
被
人
﹁
挾
天
子
以
令
諸
侯
﹂
的

帝
皇
劉
協
的
一
生
。

各
位
不
妨
留
意
一
下
，
不
少
成
功
人
士
，
尤
其

是
靠
自
己
白
手
興
家
的
鬥
士
，
幾
乎
十
居
其
九
也

是
兩
唇
緊
合
的
，
皆
因
此
乃
意
志
力
充
足
之
象
，

其
實
若
沒
有
如
此
的
鬥
志
，
又
焉
能
經
得
起
爬
上

高
位
的
路
途
上
，
所
遇
到
的
挫
折
及
鬥
爭
？

唇馳的皇帝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吃
飯
也
有
方
法
？
當
然
。
不
過

那
是
指
吃
得
健
康
的
方
法
。
如
果

不
講
求
健
康
，
吃
飯
當
然
是
隨
自

己
的
意
思
，
什
麼
方
法
也
不
必
遵

守
。

吃
飯
吃
得
急
的
人
，
未
經
咀
嚼
就
吞

進
肚
子
裡
，
消
化
自
然
是
大
問
題
，
吸

收
營
養
也
是
問
題
，
會
引
起
容
易
肥
胖

的
問
題
我
倒
是
沒
有
想
到
過
。
專
家

說
，
原
來
吃
飯
吃
得
急
，
會
導
致
飽
食

中
樞
來
不
及
反
應
，
告
訴
進
食
者
可
以

停
止
的
時
候
，
就
吃
得
過
量
了
。
還
有

就
是
狼
吞
虎
嚥
會
吞
下
大
量
空
氣
，
會

引
起
漲
氣
。

和
我
一
起
吃
飯
的
朋
友
常
常
對
我

說
，
怎
麼
都
不
見
你
吃
東
西
的
？
我
就

笑
說
，
我
的
外
號
叫
老
鼠
，
吃
東
西
通

常
都
不
讓
人
看
見
，
所
以
吃
飽
了
別
人
也
不
會
發

現
。
好
在
我
吃
雖
然
很
快
，
但
卻
知
道
自
己
應
該

吃
多
少
，
所
以
不
會
收
不
到
﹁
可
以
停
止
﹂
的
訊

息
，
不
會
引
發
肥
胖
的
問
題
。

我
有
段
日
子
人
很
肥
，
原
因
在
我
看
了
專
家
談

吃
飯
的
方
法
後
才
明
白
，
原
來
因
為
以
前
做
傳
媒

的
工
作
，
深
夜
二
點
才
收
工
，
收
工
後
必
然
和
同

事
去
吃
宵
夜
，
而
宵
夜
吃
得
多
，
人
就
不
得
不
發

福
了
。

專
家
建
議
，
要
吃
得
健
康
，
千
萬
別
在
吃
飯

時
，
配
上
手
機
、
電
視
、
電
腦
，
甚
至
工
作
。
但

是
，
在
這
個
忙
碌
的
社
會
，
大
多
數
人
都
會
做
出

以
上
行
為
。
特
別
是
手
機
可
以
上
網
呀
什
麼
的
，

一
邊
吃
飯
，
一
邊
以
手
機
來
做
菜
餚
的
人
愈
來
愈

多
。而

我
呢
，
最
近
雖
然
沒
有
配
上
以
上
的
物
件
，

但
卻
一
邊
吃
飯
一
邊
啃
小
說
。
我
在
村
上
春
樹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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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兩
冊
時
，
迫
不
及
待
地
訂
購
了
精

裝
本
，
那
時
就
茶
飯
不
思
的
一
口
氣
看
完
。
等
到

第
三
冊
出
版
時
，
我
特
地
不
急

買
，
等
一
年
多

之
後
才
買
回
來
看
，
結
果
，
吃
了
多
日
的
配
書
本

飯
之
後
，
以
為
可
以
有
如
專
家
說
的
可
以
吃
一
頓

健
康
的
飯
時
，
想
不
到
那
段
時
間
東
野
圭
吾
的
翻

譯
作
品
，
連
續
出
版
，
我
是
東
野
迷
，
只
能
繼
續

吃
飯
配
小
說
了
。

吃
飯
的
方
法
，
我
覺
得
配
小
說
特
別
美
味
，
因

為
我
吃
的
是
不
太
好
吃
的
快
餐
，
而
根
本
不
知
道

自
己
吃
的
是
什
麼
，
多
好
！

吃飯的方法
興　國

隨想
國

東
野
圭
吾
的
小
說
取
材
遍
及
社
會
的
不

同
層
面
，
透
過
其
中
自
然
可
以
認
識
日
本

的
真
實
面——

尤
其
是
黑
暗
的
一
面
。
嚴
格

來
說
，
他
的
小
說
沒
有
商
戰
小
說
類
型
元

素——

雖
然
如
︽
流
星
之
絆
︾
乃
由
料
理
店

配
方
之
謎
而
牽
引
出
命
案
格
局
，
而
︽
布
魯
特

斯
的
心
臟
︾
也
涉
及
機
械
人
公
司
的
內
部
角
力

爭
逐
，
但
基
本
上
都
是
以
推
理
小
說
的
範
式
來

作
為
藍
本
，
商
戰
乃
至
背
後
的
詐
騙
佈
局
始
終

屬
甜
品
地
位
。

然
而
我
認
為
此
也
絕
不
妨
礙
讀
者
的
閱
讀
趣

味
，
而
當
中
的
更
可
大
大
提
升
小
說
處
境
的
現

實
性
，
令
人
有
高
度
置
身
於
日
本
社
會
中
的
存

在
感
。
對
我
來
說
，
︽
時
生
︾
及
︽
流
星
之
絆
︾

留
下
的
印
象
均
較
為
深
刻
。
前
者
提
及
主
角
拓

實
年
輕
時
是
浪
蕩
兒
，
擔
任
的
工
作
也
和
詐
騙

有
關
，
那
原
來
是
一
種
問
卷
欺
詐
的
佈
局——

先

在
東
京
街
頭
找
上
一
些
看
上
來
土
頭
土
腦
的
外

來
青
年
，
然
後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進
行
攀
談
，
藉

此
了
解
對
方
身
上
有
多
少
現
金
，
然
後
再
就
金

額
數
目
擬
定
相
關
策
略
，
把
無
甚
作
用
的
所
謂

旅
遊
優
惠
券
推
銷
出
去
，
當
對
方
不
為
以
甚
上

釣
後
便
立
即
翻
臉
不
認
人
。
所
欺
騙
到
的
雖
然

都
是
幾
千
至
一
萬
日
圓
的
有
限
金
額
，
但
正
好
反
映
出
社

會
的
險
惡
無
處
不
在
，
無
論
身
處
何
方
位
於
哪
一
階
層
也

不
能
倖
免
。

至
於
︽
流
星
之
絆
︾
更
可
說
是
把
騙
術
作
洋
洋
大
觀
式

的
展
現
，
切
入
點
是
被
人
殺
害
了
父
母
的
三
兄
妹
，
本
來

身
世
已
經
非
常
悲
慘
可
憐
，
但
東
野
更
落
井
下
石
把
他
們

的
成
長
階
段
，
加
插
了
很
多
被
人
騙
財
的
經
歷
，
為
三
人

借
此
契
機
把
心
一
橫
成
為
職
業
騙
徒
作
好
了
﹁
報
復
﹂
的

鋪
墊
。
而
他
們
所
用
的
伎
倆
更
加
精
確
縝
密
，
由
於
三
妹

靜
奈
姿
色
過
人
，
於
是
常
以
她
為
餌
，
誘
使
他
人
墮
入
桃

色
圈
套
，
從
投
資
基
金
到
為
達
成
保
額
業
績
等
不
一
而

足
，
總
之
就
是
以
楚
楚
可
憐
再
加
上
細
緻
具
體
的
商
務
資

料
背
景
，
令
目
標
墮
入
網
中
不
能
自
拔
。

我
被
東
野
吸
引
的
不
僅
是
商
法
幻
術
的
趣
味
，
更
重
要

的
是
作
者
背
後
顯
然
是
對
社
會
的
生
存
法
術
加
以
嚴
正
批

判
。
事
實
上
，
正
是
病
入
膏
肓
的
社
會
毒
性
迫
人
走
上
魔

道
，
靜
奈
最
初
也
是
中
了
資
格
商
法
的
陷
阱——

被
人
招
攬

誘
使
參
加
美
容
師
資
格
的
課
程
，
才
知
道
無
辜
受
騙
。
換

言
之
，
強
化
了
不
是
人
吃
你
就
是
你
吃
人
的
魔
性
本
質
，

當
然
也
有
如
︽
時
生
︾
中
拓
實
撒
手
不
幹
的
安
排
，
但
東

野
對
社
會
的
陰
暗
面
還
是
冷
凝
暗
諷
，
大
家
只
能
成
為
共

犯
墮
落
下
去
。

東野的商法幻術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平生喜好不多，煙酒不沾，只愛購書讀書。月
積年累，買來的書也堆滿了一間屋子。兩天前，
忽然興起，我動手整理放得雜亂無章的書籍，欲
將之分門歸類。這一下，翻出三、四本久未謀面
卻又非常重要的書來，其中就有商務印書館1980
年出版的《外國哲學資料》第五輯。
由於出版年代較久遠，此書紙頁已發黃，捧書

在手，諸多往事漫上心頭。這是一本對我而言很
珍貴的書，裡面收集了海德格爾、薩特等人的訪
談文章，當年我租住在郊區，苦讀哲學、歷史，
正是這本書，拓寬了我的視野，加深了我對西方
哲學特別是存在主義的理解。時光荏苒，忙於工
作和寫作的我，已有將近20年沒有讀過此書了。
此番再見，如遇故友，我拂去書上的塵土，坐下
來重新閱讀一遍。
閱畢，天已近晚，北國的深秋，冷意蕭然，我

卻不覺得涼，心裡正因重溫了薩特有關生活和創
作的言論，感慨不已。
薩特對採訪他的記者說，1957年以後，我一直

懷 極其迫切的心情工作 ，《辨證理性批判》的
寫作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這本書死死地纏住
了我，奪走了我的全部時間。我嚼 興奮藥片——
後來一天要吃20片——每天在這本書上幹十個小
時。興奮劑使我能夠快速思考和進行文章表現，
其速度至少比平常高出一倍。可這樣的超常寫
作，也損害了我的健康。我並不懊悔，身體健康
是為了甚麼呢？光是健康有甚麼用？寫書對我來
說更重要，更有意義。
薩特童年的時候，右眼就失明了，所以他僅有

一隻眼睛能用於閱讀、寫作。他寫出了《存在與
虛無》、《想像》等哲學著作，寫出了多卷本長篇
小說《自由之路》，還創作了《禁閉》、《蒼蠅》
等劇本。他的思想和著作，對於二戰以後的世界

特別是年輕一代人有 重大意義。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發生一個又一個政治、社會事件時，薩特
從不沉默，他寫文章、辦雜誌、做演講，表明自
己的觀點，展示自己的立場。他強調文學應該介
入生活，干預社會。他認為，人是一個怎樣的
人，說到底是由自己選擇的，是由個人的行為和
行動表現出來的，這些行為和行動構成了他的存
在，而存在先於本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脫離
了人的行為和言論的本質，本質是由人的存在證
明和展示的。薩特的思想與主張，影響了西方和
東方很大一批人。薩特當然知道自己的地位和重
要性，他樂意並擅長與現代媒體打交道，不放過
任何表達及展現自己思想的機會，他鼓勵人們勇
敢面對荒謬和錯悖的世界，與不正道、不公平的
社會現象做持久鬥爭。
薩特對文學創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認為，

作家應該是反思的、批判的，應該保持這樣的態
度——如果不進行反思和批判，社會將變成甚麼樣
子？所謂介入生活，不僅僅是對不公正、不公平
的社會的一種批評，同時，也是在以一種轉換的
形式和方法維護它，是在試圖讓更多的人看到社
會的真實，以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並在此基礎
上做出行動上的選擇。所以，作家的寫作必須是
質疑的，「如果不對一切質疑，寫作就不可能是
批判性的」。由此，薩特推導出一個有名的論斷：
「每個作家都在進行寫作冒險，這些冒險活動是對
整個人類的挑戰」。
薩特還說，如果文學不要求一切，它就毫無價

值可言。一種強烈的自尊感，對作家是必要的。
只有帶 這種自尊感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才能
有所成就。
薩特這裡談到的文學創作要領，我以為可以適

用於所有文本寫作。就個人寫作經歷來說，我也

感到，寫作是一個極其艱辛的過程，充滿了太多
的未知數，一點不錯，寫作有時就是一種冒險，
你不知道手裡的筆會把自己帶向何方。當一件又
一件觸目驚心的事實擺在那裡，當一個又一個問
題不斷湧現，你要弄清事件的真實原委，你要搜
集資料，仔細梳理，你不僅要還原事件真相，還
要探究事件相關人的內心世界，他是誰？他來自
哪裡？他何以如此作為？他為甚麼要講出那樣的
話？這種考察和探究其實是與文學創作庶幾類同
的。有時，想寫一篇文章，我心中只有一個大致
的設想，走到書桌前，甚至在寫了許久之後，還
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寫出怎樣的稿子來。很多情況
下，文章的主題是在寫作的逐步推進中才慢慢浮
現的。文章主題確定了，還要為文章找到基調，
找到韻律，找到節奏。
在費了很大氣力，還沒有找到文章主題和節奏

時，那是我最痛苦的時候，心情鬱悶灰暗，想要
放棄寫作的念頭一次次出現，有時就真的放棄
了。當然，某些時候我會想起薩特的經歷。薩特
那樣大的聲望及成就，也有不少寫不下去的事例
呀。他就坦言有些作品寫了好久，實在難以繼
續，只好廢棄。我就在想，在寫作的道路上，我
並不孤獨。現在這篇文章，如果你不寫，不義、

不道的事情仍然在那裡，作惡之人還在逍遙，你
不向他表達批判和義憤，難道還要等 別人來代
替你表達嗎？別人的批評和憤怒，能代表你嗎？
現在寫作碰到了難關，你就氣餒了，就要放棄寫
作，你放棄了批評，你何以證明自己？你何以面
對自己的良知？你何以證實自己的存在價值？這
樣一想，我就會踏下心來，按下浮躁的情緒，重
新進入材料和寫作之中。
還有這樣的情況，文章寫作遇到了阻障，或是

怎麼也想不出一個好題目，我茶飯不思，連晚上
出去散步的時候都在想，左想不行，右想也不
好，回家倒頭睡下，夢中還在想。白天寫作遇到
的障礙，有時在睡夢中被突破了，只覺得下筆如
有神，流出的文字如滔滔江河；有時白天怎麼也
想不出的好題目，真的就在夢中找到了，睜眼醒
來，只需將在夢裡想到的題目改動一、兩個字，
就是絕妙好題。每每這個時候，我都會披衣起
床，一邊將題目寫在紙上，一邊笑話自己：半癡
也，半傻也，這個世界需要你的這份熱情嗎？
是啊，薩特在《存在與虛無》裡就寫道：「人

是一種無用的激情」。我們的寫作，其實是為 一
種理想寫的，是為了向社會展示公正和道義的價
值還是有人在堅持寫的，同時也是為了向自己證
明自己寫的。所以，你不要對文章的結果抱太多
太大的希望，文章都有各自的命運。
晚年的薩特，身體情況更糟了，左眼也失明

了，他已沒有了寫作的能力。他說：我不能寫作
了，我已經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說得更準確
些，以前我存在，現在不復存在了。這位著作等
身的寫作者，這位被無數讀者奉為人生導師的
人，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時沒有感傷：我對自己
的一生非常滿意。重要的是應該做的事情我都做
了。總之我已經做了。
唉，人都會老的，沒有辦法。薩特的話提示

我，不要懈怠，不要懶惰，要抓緊時間，要珍惜
自己現在的時光。要有意志力，要尊重自己手裡
的筆，要努力，要寫出應該寫出的作品來。如
此，才不枉度一生。

重 溫 薩特
■薩特 網上圖片


